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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歐陽修詞的放達，包括其前期放縱疏曠的個性和後期豁達樂觀的情懷，在其豔情詞、寫景詞和抒懷詞中都有體現。歐陽修作為一位政治家和文學家，他放縱而不放蕩，豁達而不奢靡。其詞的放達，源於其獨特的人格魅力，並對豪放詞風的產生和發展都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在詞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
歐陽修的文學創作以散文為主，詩詞次之。歐陽修的詞，據唐圭璋編訂之《全宋詞》統計，共存二百四十餘首（本論文所引之詞作，均據此）。羅沁在《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跋》中說：“公性至剛而與物有情，蓋嘗致意於《詩》，為之《本義》，溫柔寬厚，所得深矣。吟詠之餘，溢為歌詞。”儘管如此，歐陽修的詞，突破了唐五代以來詞僅僅供佐酒助興的局限，擴大了詞的題材，凸現了放達的詞風，並且促進了豪放詞風的形成和發展，在詞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放達，即放縱疏曠、豁達樂觀的意思。據《世說新語》載：“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劉伶為西晉“竹林七賢”之一，平生嗜酒，反對司馬氏專權，曾作《酒德頌》，宣揚老莊和縱酒放誕之情趣，對傳統的禮法表示蔑視。其實劉伶的放達，主要是體現在其放縱疏曠上，以自己的不拘禮俗對司馬氏的專權表示反對。至於豁達樂觀，則沒有明顯的體現。歐陽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思想家，其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絕非劉伶可比，其放達的風格特徵，不僅僅表現在其作為封建文人的性情上，更主要的是其中滲入了政治家的風範和胸襟。
一
歐陽修放達的詞風，體現的比較廣泛，在其豔情詞、寫景詞和抒懷詞中都有體現。
歐陽修青年時期，曾經有過一段風花雪月般的生活。當時其家裏蓄有妙齡歌姬，梅堯臣曾嘲笑道：“公家八九姝，鬒發如盤鴉。朱唇白玉膚，參年始破瓜。”[2](P606)在宋人的筆記中，也有一些關於歐陽修親近官妓的記載。據《錢氏私志》載：“歐陽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錢惟演）罷政，為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於公，屢諷而不之恤。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曰：‘末至何也？’妓雲：‘中暑往涼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為償汝。’歐即席雲：‘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幹倚處，待得月華升。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旁有墮釵橫。’坐客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觴歌，而令公庫償釵。”

這些關於歐陽修親近官妓作豔詞的記載，雖然見於宋人的筆記，但也從一個側面凸現了歐陽修放縱疏曠、不同流俗的張揚個性。在宋代，官員與官妓在宴席間逢場作戲的應酬雖可以，卻不允許產生實質性的關係。當時觸犯這條規定而遭貶官的屢有其人。據《宋史・蔣堂傳》載，蔣堂知益州，“久之，或以為私官妓，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蘇州。”又據《宋史・劉渙》載，劉渙“頃官並州，與營妓遊，黜通判磁州。”歐陽修任西京留守推官時才二十多歲，剛剛踏入仕途，但他卻寫出“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浪淘沙》）的詞句作為其放縱的自白。當時歐陽修在洛陽的放縱行為，是冒著受處分、被貶官的風險的。幸虧他的上司是通情達理、卓有文才的錢惟演，對歐陽修任縱的行為多有寬容，才使其免於受處分。
除了主觀式的體驗外，歐陽修在豔情詞中也塑造了青年男女的形象，通過他們來間接地表達了自己無拘無束的思想。
如《南鄉子》：“好個人人,深點唇兒淡抹腮。花下相逢、忙走怕人猜。遺下弓弓小繡鞋。剗襪重來。半嚲烏雲金鳳釵。行笑行行連抱得,相挨。一向嬌癡不下懷。”這首詞是寫青年男女約會的情景。詞中將女孩初次約會時的害羞和緊張的情態描寫的極為形象生動。詞由少女開始約會時的害羞緊張，到重又回來的相挨相近，充分展現了他們的大膽和無拘無束的行為，人物形象十分突出。又如《漁家傲》：“花底忽聞敲雙槳。逡巡女伴來尋訪。酒盞旋將荷葉當。蓮舟蕩，時時盞裏生紅浪。花氣酒香清廝釀。花腮酒面紅相向。醉倚綠陰眠一餉。驚起望，船頭閣在沙灘上。”這首詞塑造了一群天真活潑可愛的採蓮女形象，描寫了她們採蓮時嬉耍遊玩的情景。把採蓮少年們的那種灑脫和率真表現得淋漓盡致。另外，如《滴滴金・尊前一把橫波溜》、《系裙腰・水軒簷幕透薰風》、《醉蓬萊・見羞容斂翠》等也都塑造了活潑可愛的青年男女的形象，下筆直率，毫無造作之態。歐陽修也正是通過這些青年男女形象的塑造，從他們那活潑可愛的性格和無拘無束行為當中來表達自己個性中的放縱疏曠的一面。
歐陽修是北宋的政治家，也是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導人物，是典型的士大夫。一般來講，作為一個士大夫，是不會寫作這些放縱疏曠的豔詞的，曆來就有人懷疑這些詞作的真實性。如曾糙的《樂府雅詞》、王灼的《碧雞漫志》、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及羅泌與毛晉的《六一詞跋》都認為這些豔詞並非歐陽修本人所作，而是有人中傷。元人吳師道在《吳禮部詩話》中甚至否定整個《醉翁琴趣外篇》為歐陽修所作。
北宋的統治者實行以文治國的政策，提倡“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公舞女以終天年”（《宋史・石守信傳》）的享樂風氣，北宋文人士大夫大多過著一種甚為奢侈的富貴生活。另外北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也直接促進了文化的繁榮。而文化的繁榮，又勢必使文人能具備更高的文化素質和藝術修養，從而提高了文學創作的品味和水準。所以當這種生活風氣反映到文學中間，便形成了一種以富貴為美的藝術風尚。歐陽修的詞的創作，也免不了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但是歐陽修畢竟是政治家，始終保持著清醒的政治頭腦。放縱而不放蕩，疏曠而不奢靡。一篇《伶官傳序》就足以體現出一位政治家的憂患意識。在歐陽修的詩文中，其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位嚴肅莊重的士大夫形象，而在其詞中，則更多地體現了文人才子的性情，其中也滲入了政治家的風範和胸襟。一個文人，兩張面孔，但是其本質的人格性情，卻只能是歐陽修。
歐陽修詞中體現出來的放縱疏曠的風格，主要代表了其前期的個性特徵。歐陽修的後半生，歷經了重重的宦海沉浮，《宋史・歐陽修本傳》稱其“放逐流離，至於再三”，但是“志氣自若”，豁達樂觀的個性始終沒有改變。其在豔情詞中表達了放縱疏曠、無拘無束的思想，在寫景詞和抒懷詞中則表達了豁達樂觀的情懷。
在寫景詞中，詞人完全投身到大自然的懷抱，沉浸在山水之樂當中，體現了繁榮富貴之後的清淡平靜，也融入了大起大落之後對人生和生活的深入思考。這些詞多是通過借景抒情的方式表達了詞人豁達樂觀的情懷。如《采桑子》：“平生為愛西湖好，來擁朱輪。富貴浮雲。俯仰流年二十春。歸來恰似遼東鶴, 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當年舊主人。”這首詞大約作於1017 年。歐陽修皇佑元年（1049）移知潁州，二年（1050）七月改知應天府，至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致仕退居潁州，恰好二十個春秋。其在《思潁詩後序》中雲：“皇佑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于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曆事三朝，竅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潁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歐陽修的一生，富貴憂患並至，晚年退歸潁州後，回想起幾十年來的風雨，心中不免浮起一種世事滄桑的感慨，而在這感慨的同時，“富貴浮雲”的豁達之情便也顯現了出來。又如《采桑子》：“天容水色西湖好，雲物俱鮮。鷗鷺閑眠，應慣尋常聽管弦。風清月白偏宜夜, 一片瓊田。誰羨驂鸞，人在舟中便是仙。”這首詞上片描寫在澄澈的天容水色之下的西湖美景。鷗鷺在悠閒地安眠，對遊人的吹管彈弦一點兒也不感到害怕，好像也習慣了與人和睦相處、各得其樂一樣。體現了一種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下片描寫風清月白的西湖景色。在月色的映照下，西湖水面__似一片玉田，一切都顯得那樣的安靜，於是詞人便產生了一種飄飄欲仙的感覺。結句“人在舟中便是仙”，更體現了詞人的悠閒樂觀的心境。
歐陽修豁達樂觀的情懷在抒懷詞中也有體現，多是通過朋友歡聚的場面來表達。如《聖無憂》：“世路風波險，十年一別須臾。人生聚散長如此，相見且歡娛。好酒能消光景，春風不染髭須。為公一醉花前倒，紅袖莫來扶。”這首詞寫久別的朋友重逢聚飲。面對多年不見的老友，唯有杯酒釋衷腸了。為了這難得的一見而醉倒在花前，也不需要美麗的歌女來扶持，詞人隱憂之情不作酸楚語，而以疏狂語出之。又如《玉樓春》：“兩翁相遇逢佳節。正值柳綿飛似雪。便須豪飲敵青春，莫對新花羞白髮。人生聚散如弦筈。老去風情尤惜別。大家金盞倒垂蓮，一任西樓低曉月。”這首詞作于熙寧五年（1072 年）春，歐陽修的好友趙概歡聚於潁州之時，時年修六十六歲，概七十餘歲。兩人在仕途上都起起伏伏，感情頗深。難得一見，便暢懷歡飲，互相勉勵，“便須豪飲敵青春，莫對新花羞白髮”，在人生悲慨之中寓有自信樂觀的精神，語言雄健，情感奔放，境界闊大。同樣如《浣溪沙》“白髮戴花君莫笑，六麼催拍盞頻傳。人生何處似尊前”、“十載相逢酒一卮，故人才見便開眉”、“尊前莫惜醉如泥”等也都體現了詞人豁達樂觀的情懷。
二
歐陽修一生宦海沉浮，但是其沒有消沉，更沒有頹放，而是始終保持著清醒的政治頭腦。歐陽修詞的放達風格的形成，也源於其獨特的人格魅力。
天聖八年，年僅24 歲的歐陽修中進士，後任西京留守推官。這個時候的歐陽修，正當青春年華，剛剛從一介寒士一躍而成為士大夫，心中自然欣喜，充滿了意氣風發的放縱情懷。他與梅堯臣等人在一起唱和，模仿白居易“香山九老圖”，彼此謔稱“八老”。歐陽修最初被稱為“逸老”，後來他致信梅堯臣，認為“八老之名，誠一時美事”，同時又說:“自量素行少岸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內思，平日脫冠散發, 傲臥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而興爾。諸君便以輕逸待我，故不能無言,……必欲不遺‘達’字,敢不聞命？”故而, 改為“達老”。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逸老”過分地突出了自己放縱疏曠的個性中的一面。其實，放縱不羈，疏曠倜儻正是青年時期歐陽修的性格特徵。他在《抒懷感遇寄梅聖俞》一詩中說自己“維予號達老，醉必如此顛”，其放達之貌可見一斑。
在後來的四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歐陽修經歷了一系列的宦海浮沉。景佑三年被貶往夷陵，慶曆五年被貶往滁州，後又知揚州和潁州，先後在外十餘年。但是他都隨遇而安，不以窮通介懷，始終保持著開闊豁達的胸襟。貶官所到之所，他就饒有興致地修堂建亭，並且在公睱之余，吟詩作文，自得其樂。夷陵的至喜堂，滁州的豐樂亭、醉翁亭，揚州的無雙亭、平山堂，處處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跡，也都寄託了他豁達樂觀的情懷，同時也給後人留下了流傳千古的優美詩篇和散文名篇。其《詠西湖組詞》、《聖無憂・世路風波險》、《玉樓春・兩翁相遇逢佳節》等詞就作於這一時期。其散文名篇《豐樂亭記》、《醉翁亭記》、《秋聲賦》等也都作於此時。
在歐陽修之前的詞中，豔情詞居多，風格上主要是纏綿柔婉，而境界闊大、風格疏曠豁達的作品卻罕見。北宋初期的晏殊，是位太平宰相，其詞也是描寫豔情詞居多，善於在離別相思、留戀風景中表達對人生的某種感悟和體驗，其詞的主要特徵是富貴嫻雅，珠圓玉潤，對歐陽修的婉約詞的創作，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其詞在意境的闊大、風格的疏曠和豁達樂觀上遠不及歐陽修詞。這些當然與其個人的人生經歷、社會地位等有著密切的聯繫。
范仲淹的詞，有一首【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這首詞描寫邊塞生活，境界開闊，風格蒼涼悲壯，在北宋初期詞壇上別開生面。歐陽修和范仲淹是同時代人，而範氏稍長。兩人性情比較投合，不僅在官場中共患難，而且在文學創作上，也常有唱和。范仲淹作了這首詞後，歐陽修曾譏之為“窮塞主”，亦和了一首，自稱為“真元帥之事也”。范仲淹的詞，多即景抒情，寫一己之遭遇，頗能開拓詞的意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了歐陽修對詞的創作。詞的放達的風格到了歐陽修的手中，才真正地凸現了出來。
蘇軾是與歐陽修同時代而年輩稍晚的詞人。馮煦在《蒿庵論詞》中說歐詞“疏雋開子瞻”，說明了蘇軾詞的創作，受到了歐陽修詞的影響。在蘇詞《西江月・又平山堂》中有“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之句，充分地表達他對歐陽修的追念之情。歐陽修詞中的放達，常常是一種疏曠豁達之懷，在委婉的敍述中，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和體驗，是其“所具有之性格、學問、襟懷和經歷所形成的一種綜合反映”，“既兼具豪放之氣與沉著之致”，“又極具抑揚唱歎之美”，帶有嫻雅的士大夫情懷。蘇軾的詞，從歐詞中繼承了疏狂放遠的情調，帶有一種妙悟式的發自內心襟抱的狂放，同時也融入了他人難以企及的天才和襟懷。蘇軾的詞中，出現了不少豪放風格的作品。豪放詞到了蘇軾的手中，才真正地自成一家，而蘇軾的豪放風格的詞，也直接影響到了南宋辛棄疾等愛國詞人的創作風格。這些豪放風格的作品，也無不受到了歐陽修詞的放達風格的影響。
總之，歐陽修詞的主體風格是纏綿柔婉的婉約派，但其放達的風格體現的也比較突出。歐陽修詞的放達，包括其前期放縱疏曠的個性和後期豁達樂觀的情懷，源自於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對前代詞人的創作，既有繼承，也有所發展，並且對蘇軾和辛棄疾等豪放詞的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促進了豪放詞風的產生和發展，在詞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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